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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下)》

内容概要

明代馮夢龍編纂的《桂枝兒》、《山歌》、《夾竹桃》以及清代王廷紹的《霓裳續譜》、華廣生的《
白雪遺音》，收集了明清兩代民間流傳的山歌時調和作者的擬作近三千首，對明清兩代詩歌曲詞的發
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是當前研究古代文學、語言、聲律、民俗等方面的稀見珍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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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近期《读书》杂志的一篇讨论吴歌的文章，有了兴趣，今天刚拿到。简单翻了翻，分享一段
：“俏冤家，想煞我，今日方来到。喜孜孜，连衣儿搂抱（着），（你）浑身上下都堆俏。搂一搂愁
都散，抱一抱闷都消。便不得共枕同床也，（我跟前）站站儿也是好。”（《挂枝儿·私部一卷·搂
抱》）貌似从头看到尾也不是个办法，先挂起来，随便翻翻最解骚了。
2、　　刘志琴
　　
　　吴歌，是明清时代的流行歌曲，又称为江南小调、俚曲、挂枝儿，它全盛时代在明清，可它的历
史与《诗经》、《楚辞》一样古老。所谓“吴蔡讴”这被后人考证的渔娘曲，大约就是吴歌的原生状
态。虽然它发源于吴地的水上人家，可从陆机的《吴趋行》和谢灵运的《会吟行》来看，早在魏晋南
北朝时代，就已被士大夫们改编传唱，称为“清商乐”，为雅文化所吸收。它不仅以清丽委婉的吴音
引人入胜，还在人际交往中应酬唱和，成为文人雅士的社交礼仪。在宋代以前汉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
族，唐代的踏歌，能在长安街上连唱带跳三天不息，这在白居易的诗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这种情况到宋代才有所改变，主要是理学的兴起，崇天理，灭人欲成为主流，箝制人们的思
想；宗族规章制度的完备，加大了行为的约束。久而久之，致使汉唐时代张扬的个性有所改变，从喜
好劲歌狂舞而浅吟低唱，此外戏曲的兴起，艺术形式的更新，人们兴趣的转移，也不无影响。虽然醉
心歌舞的盛况有所改变，但它蓬勃的生命力，仍在民间积蓄、流传，孕育出许多艺术精品。众所周知
，名列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就从这里发源。享誉世界的十大金曲，有两首在中国，中国在江南
，这就是《茉莉花》与《二泉映月》。民间小调《茉莉花》和阿炳的《二泉映月》在江南那是家弦户
诵，传遍大江南北。至今深受民众喜爱的《四季歌》，就是改自明清小曲《哭七七》。所以这吴歌，
是地区的，也是全国的，是江南文化的珍传，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吴歌盛行的明清之际，东吴地区有两件大事对明王朝和城市文化发生重要影响。
　　
　　　　第一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看法和估价，尽管有不同意见，毫无疑义的
是，不论是哪种见解，是正方或反方，所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主要都取自苏州或松江地区，这里不仅
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家庭手工作坊和为数众多的雇佣工人，在苏州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孙正阳
杂货店，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分工、协作和管理模式，被当今的研究者视为近代化的因素。这里还有全
国罕见的“机神”崇拜，在中国人的泛神信仰中有圣贤崇拜、天象崇拜、生灵崇拜等等，唯有江浙建
立“机神庙”，表现出对机械操作的顶礼膜拜，这是机械力量在人心中有重要影响的表现。等等例证
都说明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繁荣的城市生活孕育了市民文化，这是吴歌繁衍的
社会土壤。
　　
　　　　第二件是苏州民变，在万历和天启年间连续暴发两次，人们用游行、示威、殴击、焚毁来反
抗皇命，这是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城市哗变和暴动。论时间，最早的民变在徽州；论规模，最大的民
变在云南。可苏州民变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因为这是全国商品经济的中心，传播最快，还因为它
留下的“五义士墓”，是城市民变唯一留存的文物遗迹，至今受到人们的瞻仰。
　　
　　　　这两次民变起因并不一样，但都有地方力量对抗中央朝廷的性质。万历民变是苏州民众反抗
中央特派员的群众运动。按明代的财政制度，皇帝的小金库是从户部提取金花银，这有一定的规章制
度，并非为所欲为，皇帝不甘心受此约束，干脆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越过法定的衙门，直接到地方征
税，这种无视地方政府职能，践踏官府的皇家特权，与地方政府发生冲撞，宦官的横征暴敛更激起民
众的反抗，于是地方官府充当后台，掀起大规模的民变，杀了税使孙隆。天启年间的民变是因为逮捕
东林党人周顺昌，这是魏忠贤打着皇帝的旗号，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民众自发聚集起来进行围观、
拒捕，保护朝廷案犯，并大打出手与朝廷派出的缇骑发生武力冲突，消息传开，人心振奋。晚明的城
市民变如狂飙突起，连绵不断，北到辽东，西到陕西，南到云南，东至沿海，形成广泛的社风潮，催
生了民众抨击时政的新风尚。 这样大规模的反抗王命，在明代以前没有，在明代以后罕见。明朝亡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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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却说：“ 论者谓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
。”可见这民变对明王朝震撼力之大。
　　
　　　　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民变是明末经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值
得注意的是吴歌，这是足以与江南政治、经济事件相匹配的一大文化景观，至今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
。因为历来对吴歌的研究多局限在音乐史和俗文学史中，对它的社会价值很少阐明，如今打开冯梦龙
编撰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它那丰富多采的内容和张扬的人文精神，足以使今人震撼。
　　
　　　　吴歌大多为情歌，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的
情爱，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要知道明朝是提倡妇女守节最严酷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
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
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
别一种声浪，试看：
　　
　　　　《想嫁》：“嫁了罢，嫁了罢，怎么不嫁？ 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 秋到冬，冬到
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掐得指尖麻。真不得真来也，假又不得假。”
　　
　　　　《花开》：“ 约情哥，约定在花开时分，他情真，他义重，（决不做）失信人。手携着水罐
儿，日日把花根滋润，盼得花开了，情哥还不动身，一般样的春光也，他那里花开偏迟得紧。”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
铁我偷郎。”
　　
　　　　《分离》：“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了西；要分离， 除非是官做了
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离鬼。”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半斤
我八两。”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上火烧处处
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不希罕》：“想当初，这往来，也是两相情愿，又不是红拂私奔到你跟前，又不曾央媒人
将你来说骗。你要走也由得你，你若不要走，就今日起你便不来缠，似雨落在江心也，那希图你这一
点。”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
，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养，多年裙带是
老腰（妖）精。”
　　
　　仅仅从这几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
，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
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
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
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
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
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明代著名文人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下这种盛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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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丐。” 这样广泛流传的正是道
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可这样的声浪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新动向。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
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
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反的另一种存在，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正统
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才
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心的
不伪饰的倾吐着。”
　　
　　　　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些生动的民歌，得益于清代苏州文人冯梦龙的收集、编篡。他不是简单的
笔录者，也是一个思想者。他自称欣赏这些俚曲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声称： “ 今所盛行者，
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
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故不屑假。苟其不屑
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於民间如此，倘亦论
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而次及山歌。”这一
“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坦然地道出编辑目的，是揭露名教的虚伪。
　　
　　　　他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
即使圣贤也离不开为“情”所动。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古罗马审判一个妓女，
罪名是她诱惑一位名人犯了错误，这妓女无以申辩，情急之下，突然脱去全身的衣服，这一脱使众人
发出惊呼，因为她的胴体太美了，美得没有一个男人不动心，不拜倒在她足下，这是她的罪吗？ 审判
者为这绝顶的美所感动，当庭释放了她。 冯梦龙的笔下也有类似而结局不同的事例。商朝灭亡后，周
文王的辅弼吕尚审判妲己，吕尚即传说中的姜太公是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可这吕尚一见妲己惊为天人
，不忍下手，用袖子挡住面把她杀了。吕尚也动心了但又不得不杀，是因为中国有“女祸”的意识形
态，认为夏朝亡于褒姒，商朝亡于妲己，都是女人惹的祸，把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罪到一个弱女子身
上，这是中国式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冯梦龙却超越女祸论，抓住吕尚不忍心诛杀美人，掩面斩妲
已的这一心理状态，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提出圣人也不能不
为情色而动心的见解。所以他说：“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他还把“色胆大如天”的贬
词，改为“情胆大如天”褒奖语，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
色胆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大力提倡以情设教，创立“情
教”，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礼教说、孔教说等等，无不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
。情教说一出，别开洞天，颠覆了这传统的说教，天下唯有冯梦龙敢于提出这一新概念，他的后继者
钱泳在《履园丛话。情》说：“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
皆以情而成。”三纲五常是以尊卑贵贱的等级服从为原则，一方凌驾一方，是不平等的，而情是互动
的，你有情我有义，情教说撼动了纲常礼教的神圣性，在封建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得可贵的
平等观念。
　　
　　　　虽然吴歌中大多为情歌，然而以情喻事，是明清之际的时尚，有的以情为由头，抨击时政，
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
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冯梦龙收集的一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能
，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谣
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地
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斋
，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年
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
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敬事草》卷三）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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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读+言）愁叹，难堪入听。”（《
明史。 吕坤传》）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嘲讽
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
，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潮。明末出现非圣非经，非孔非君，倒翻千古是非
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
逆麟为荣。冯梦龙的“情教”说，袁宏道的“性灵”说、李贽的“童心”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
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光芒。起自
民间的吴歌，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不要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
这解构的裂隙中获得蓬勃滋长。这些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吴歌传播的区域，
可以说，正是吴歌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助长了明清之际的
异端思潮，显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对思想史的研究，对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往往视而不见，这是思想
史的最大缺失。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不能流传，明清启蒙思潮中最具盛名
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淹没近三百年到近代才问世。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又何来思潮之说？ 无
视下层文化又怎样认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互动关系，思想史不从这一领域建树，只能是不完全的思
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吴歌，以吴歌解析社会思潮，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改写中国思想
史增辉添彩。
　　
　　　　（以上冯梦龙的言说均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文章来源：《读书》2012年第1期
3、随手翻翻，大有意思
4、好好好
5、关德栋，赵景深先生的三篇序言尤其有学术价值
6、值得重版，非常有趣
7、没读完，内容比较单一后面就看不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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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刘志琴吴歌，是明清时代的流行歌曲，又称为江南小调、俚曲、挂枝儿，它全盛时代在明清，可
它的历史与《诗经》、《楚辞》一样古老。所谓“吴蔡讴”这被后人考证的渔娘曲，大约就是吴歌的
原生状态。虽然它发源于吴地的水上人家，可从陆机的《吴趋行》和谢灵运的《会吟行》来看，早在
魏晋南北朝时代，就已被士大夫们改编传唱，称为“清商乐”，为雅文化所吸收。它不仅以清丽委婉
的吴音引人入胜，还在人际交往中应酬唱和，成为文人雅士的社交礼仪。在宋代以前汉族也是能歌善
舞的民族，唐代的踏歌，能在长安街上连唱带跳三天不息，这在白居易的诗中有很生动的描写。　　
这种情况到宋代才有所改变，主要是理学的兴起，崇天理，灭人欲成为主流，箝制人们的思想；宗族
规章制度的完备，加大了行为的约束。久而久之，致使汉唐时代张扬的个性有所改变，从喜好劲歌狂
舞而浅吟低唱，此外戏曲的兴起，艺术形式的更新，人们兴趣的转移，也不无影响。虽然醉心歌舞的
盛况有所改变，但它蓬勃的生命力，仍在民间积蓄、流传，孕育出许多艺术精品。众所周知，名列世
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昆曲就从这里发源。享誉世界的十大金曲，有两首在中国，中国在江南，这就是
《茉莉花》与《二泉映月》。民间小调《茉莉花》和阿炳的《二泉映月》在江南那是家弦户诵，传遍
大江南北。至今深受民众喜爱的《四季歌》，就是改自明清小曲《哭七七》。所以这吴歌，是地区的
，也是全国的，是江南文化的珍传，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　　在吴歌盛行的明清之际，东吴地区有
两件大事对明王朝和城市文化发生重要影响。　　第一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学术界对这问题的看
法和估价，尽管有不同意见，毫无疑义的是，不论是哪种见解，是正方或反方，所引用的资料和例证
，主要都取自苏州或松江地区，这里不仅有发达的商品经济，繁荣的家庭手工作坊和为数众多的雇佣
工人，在苏州还有中国独一无二的孙正阳杂货店，那具有开创意义的分工、协作和管理模式，被当今
的研究者视为近代化的因素。这里还有全国罕见的“机神”崇拜，在中国人的泛神信仰中有圣贤崇拜
、天象崇拜、生灵崇拜等等，唯有江浙建立“机神庙”，表现出对机械操作的顶礼膜拜，这是机械力
量在人心中有重要影响的表现。等等例证都说明江南的商品经济发展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繁荣的城
市生活孕育了市民文化，这是吴歌繁衍的社会土壤。　　第二件是苏州民变，在万历和天启年间连续
暴发两次，人们用游行、示威、殴击、焚毁来反抗皇命，这是封建王朝前所未有的城市哗变和暴动。
论时间，最早的民变在徽州；论规模，最大的民变在云南。可苏州民变影响最大，反应最强烈，因为
这是全国商品经济的中心，传播最快，还因为它留下的“五义士墓”，是城市民变唯一留存的文物遗
迹，至今受到人们的瞻仰。　　这两次民变起因并不一样，但都有地方力量对抗中央朝廷的性质。万
历民变是苏州民众反抗中央特派员的群众运动。按明代的财政制度，皇帝的小金库是从户部提取金花
银，这有一定的规章制度，并非为所欲为，皇帝不甘心受此约束，干脆派出宦官充当税使，越过法定
的衙门，直接到地方征税，这种无视地方政府职能，践踏官府的皇家特权，与地方政府发生冲撞，宦
官的横征暴敛更激起民众的反抗，于是地方官府充当后台，掀起大规模的民变，杀了税使孙隆。天启
年间的民变是因为逮捕东林党人周顺昌，这是魏忠贤打着皇帝的旗号，对不同政见者的镇压，民众自
发聚集起来进行围观、拒捕，保护朝廷案犯，并大打出手与朝廷派出的缇骑发生武力冲突，消息传开
，人心振奋。晚明的城市民变如狂飙突起，连绵不断，北到辽东，西到陕西，南到云南，东至沿海，
形成广泛的社风潮，催生了民众抨击时政的新风尚。 这样大规模的反抗王命，在明代以前没有，在明
代以后罕见。明朝亡于崇祯，可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却说：“ 论者谓明之亡，不亡
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云。”可见这民变对明王朝震撼力之大。　　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民变是明末经
济、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这已在学术界得到公认。值得注意的是吴歌，这是足以与江南政治、经
济事件相匹配的一大文化景观，至今仍然藏在深闺人不识。因为历来对吴歌的研究多局限在音乐史和
俗文学史中，对它的社会价值很少阐明，如今打开冯梦龙编撰的《明清民歌时调集》，它那丰富多采
的内容和张扬的人文精神，足以使今人震撼。　　吴歌大多为情歌，在万历时期盛行的的挂枝儿
，90% 的作品是倾诉私情的，其中尤以女性的情爱，表现出挣脱枷锁的热情冲动。要知道明朝是提倡
妇女守节最严酷的时代，一部《明史》为节妇烈女立传的人数之多，为二十四史之最，仅徽州一地明
清两代所立的节妇碑就有六千多座，根据歙县地方志所记，这一地区的节妇烈女多达6 万5 千多人，然
而就在这些禁锢最深的地区，从吴歌中迸发出别一种声浪，试看：　　《想嫁》：“嫁了罢，嫁了罢
，怎么不嫁？ 说许他，定许他，怎能勾见他？ 秋到冬，冬到春，春又到夏。咬得牙根痛，掐得指尖
麻。真不得真来也，假又不得假。”　　《花开》：“ 约情哥，约定在花开时分，他情真，他义重，
（决不做）失信人。手携着水罐儿，日日把花根滋润，盼得花开了，情哥还不动身，一般样的春光也

Page 7



《明清民歌时调集(上下)》

，他那里花开偏迟得紧。”　　《偷》：“结识私情弗要慌，捉着子奸情奴自去当，拼得到官双膝馒
头跪子从实说，咬钉嚼铁我偷郎。”　　《分离》：“ 要分离，除非是天做了地；要分离除非是东做
了西；要分离， 除非是官做了吏。你要分时分不得我，我要离时离不得你。就死在黄泉也，做不得分
离鬼。”　　《同心》：“你是男，我是女，怎知我二人合一个心肠，若将我二人上一上天平也。你
半斤我八两。”　　《姐儿生得》：“姐儿生得滑油油，遇着子情郎就要偷，正像个柴擦（加为禾）
上火烧处处着，葫芦结顶再是囫囵头。”　　《不希罕》：“想当初，这往来，也是两相情愿，又不
是红拂私奔到你跟前，又不曾央媒人将你来说骗。你要走也由得你，你若不要走，就今日起你便不来
缠，似雨落在江心也，那希图你这一点。”　　《小尼姑》：“小尼姑猛想起把偏衫撇下。正青春，
年纪小，出什么家？ 守空门便是活地狱，难禁难架，不如蓄好了青丝发，去嫁个俏冤家。念什么经文
也，守什么的寡。”　　《八十婆婆》：“八十婆婆要嫁人，寻头讨脑骂乡邻。脚跟里水窠老皮里介
养，多年裙带是老腰（妖）精。”仅仅从这几首吴歌所见，女性要求自主择偶，不畏众议，不为利诱
，敢于走出家门，与情人私奔，坚贞不屈，出了事自己承当的勇气，就令人惊叹。这说明民间社会并
不都受统治阶级意识的控制，理学家们灭人欲的思想在这里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只要看看，深锁寺
院的尼姑在思春，高龄的老妇要再嫁，这些被禁锢最深的人群，都敢于冒人言之大不讳，为争取爱情
，亡命献身。被封建礼教长期压抑的人性，终于喷薄而出，化为琅琅歌声，传播到乡间里巷，为妇孺
童叟津津乐道，这与正史宣扬的节烈观形成强烈的反差，纵使其中难免有良莠并存，精粗混杂的情况
，但这自发生成的民间吟唱，不加修饰地把自己的情欲发挥得淋漓尽致。明代著名文人顾起元在《客
座赘语》中记下这种盛况： “异调新声，泊泊浸淫，靡焉勿振，甚至娇声充溢于乡曲，别号下延于乞
丐。” 这样广泛流传的正是道学家们所不肖的异调新声，可这样的声浪却展现了一个时代的新动向。
正如胡适所说： “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 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史’里去寻，应
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胡适《白话文学史引
子》。）　　这种景象是不入正史的，可这又是活生生的存在，是与官方意识形态相背反的另一种存
在，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中说：“ 他们表现着另一个社会，另一种人生，另一方面的中国，和
正统文学，贵族文学，为帝王所养活着的许多文人学士们所写作的东西里所表现的不同。只有在这里
，才能看出真正的中国人民的发展，生活和情绪。中国妇女们的心情，也只有在这里才能大胆的、称
心的不伪饰的倾吐着。”　　我们今天能见到这些生动的民歌，得益于清代苏州文人冯梦龙的收集、
编篡。他不是简单的笔录者，也是一个思想者。他自称欣赏这些俚曲是“人生世间第一乐境”，声称
： “ 今所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
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且今虽季世，而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则以山歌不与诗文争名，
故不屑假。苟其不屑假，而吾藉以存真，不亦可乎？ 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於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
於民间如此，倘亦论世之林公尔。若夫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其功於挂枝儿等。故录挂枝词
而次及山歌。”这一“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坦然地道出编辑目的，是揭露名教的虚伪。
　　他鼓吹情能“动天地、泣鬼神、生万物。” “人知圣贤不溺情，不知惟真圣贤不远于情。”即使
圣贤也离不开为“情”所动。在西方美学史上有一个动人的故事，说的是古罗马审判一个妓女，罪名
是她诱惑一位名人犯了错误，这妓女无以申辩，情急之下，突然脱去全身的衣服，这一脱使众人发出
惊呼，因为她的胴体太美了，美得没有一个男人不动心，不拜倒在她足下，这是她的罪吗？ 审判者为
这绝顶的美所感动，当庭释放了她。 冯梦龙的笔下也有类似而结局不同的事例。商朝灭亡后，周文王
的辅弼吕尚审判妲己，吕尚即传说中的姜太公是为中国第一大圣人，可这吕尚一见妲己惊为天人，不
忍下手，用袖子挡住面把她杀了。吕尚也动心了但又不得不杀，是因为中国有“女祸”的意识形态，
认为夏朝亡于褒姒，商朝亡于妲己，都是女人惹的祸，把一个王朝的衰败，归罪到一个弱女子身上，
这是中国式的夫权思想和专制主义。冯梦龙却超越女祸论，抓住吕尚不忍心诛杀美人，掩面斩妲已的
这一心理状态，列举周文王喜好《关睢》的调情诗；孔夫子也有小老婆等等，提出圣人也不能不为情
色而动心的见解。所以他说：“情亦人之生意也，谁能不芽者！”  他还把“色胆大如天”的贬词，
改为“情胆大如天”褒奖语，把追逐情爱的行为，与忠君孝亲的理念相提并论，他说： “谚云，色胆
大如天，非也，直是情胆大如天耳。天下事尽胆也，胆尽情也。”大力提倡以情设教，创立“情教”
，宣称六经皆为情教说。在中国历史上有的是礼教说、孔教说等等，无不以维护三纲五常为宗旨。情
教说一出，别开洞天，颠覆了这传统的说教，天下唯有冯梦龙敢于提出这一新概念，他的后继者钱泳
在《履园丛话。情》说：“ 天地不可以无情，四时万物皆以情而生；人生不可以无情，三纲五常皆以
情而成。”三纲五常是以尊卑贵贱的等级服从为原则，一方凌驾一方，是不平等的，而情是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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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情我有义，情教说撼动了纲常礼教的神圣性，在封建伦理高于一切的时代，这是难得可贵的平等
观念。　　虽然吴歌中大多为情歌，然而以情喻事，是明清之际的时尚，有的以情为由头，抨击时政
，一曲《多》的情歌说：“ 天上星多月弗明，池里鱼多文弗清，朝里官多乱子法，阿姐郎多乱子心。
”把官府作为嘲弄的对象。冯梦龙收集的一首《黄山谜》说：“ 三皇是我兄，五帝是我弟。欲罢而不
能，因非而得罪。”谜底是一个“四”字。三皇五帝是历代王朝崇奉的先祖，神圣不可侵犯，可在民
谣中，平民百姓不仅与他称兄道弟，这被奉为至尊的先祖若有过失，一样被问罪，这样赤裸裸，大胆
地藐视圣祖权威，要求平等的意识，是亘古未有之高论。可这高论不是出现在庙堂，也不是出现在书
斋，而是活跃在民众的口头上。万历王朝的首辅沈一贯在《请修明政事收拾人心的揭帖》中陈述1598
年的社会情景说：“ 往时私议朝政者不过街头巷尾，口喃耳语而已。今则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
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败，人无不乐听者，启奸雄之心，开叛逆之路
。此非一人口舌便能耸动，盖缘众怀怨愤喜于听耳。”（《敬事草》卷三）刑部侍郎吕坤上疏陈述天
下之安危说：“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读+言）愁叹，难堪入听。”（
《明史。 吕坤传》）像这样非议朝政，抨击君主，蔚然成风，直闹到满街说书卖唱的都肆无忌惮地嘲
讽朝廷，在整个封建王朝历史上也是空前未有的景象。　　明清之际是中国思想史发展的新阶段。从
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是以人文启蒙为前导，在中国这一前导可追溯到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思
潮。明末出现非圣非经，非孔非君，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奇求新，
生活上放纵个性，追逐情欲，政治上抨击君主，以逆麟为荣。冯梦龙的“情教”说，袁宏道的“性灵
”说、李贽的“童心”以及黄宗羲、唐甄对君主专制的批判，都在不同程度上突破三纲五常的藩篱，
表现出个性的苏醒，闪耀出人文启蒙的光芒。起自民间的吴歌，是一支生动活泼的生力军。　　不要
小视民间的异端言行，这是对封建秩序和传统文化格局的抵制和消解，启蒙思潮正是从这解构的裂隙
中获得蓬勃滋长。这些风动一时的离经叛道之论，大都发源或流行在吴歌传播的区域，可以说，正是
吴歌这一腔质朴地、真挚的人生感受，萌动着追求人生幸福的渴望，助长了明清之际的异端思潮，显
示了人文意识的觉醒，这是前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然而长期以来对思想史的研究，
对活跃在民众生活中的民间文化，往往视而不见，这是思想史的最大缺失。思想家的思想固然为一代
文化之精华，但又往往不能流传，明清启蒙思潮中最具盛名的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淹没近三
百年到近代才问世。没有民众性的传播又何来思潮之说？ 无视下层文化又怎样认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
化互动关系，思想史不从这一领域建树，只能是不完全的思想史。　　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吴歌，以
吴歌解析社会思潮，必将跨入思想史的领地，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增辉添彩。　　（以上冯梦龙的言说
均引自《明清民歌时调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文章来源：《读书》2012年第1期
2、冯梦龙编纂这部《情经》时，一定很是快乐。他充分体验到了吐槽的乐趣。看他多么喜欢评注，
字里行间都用小字标注着这里好那里妙，一看便是用功极深的。这多像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在哔哩哔
哩上看视频时忍不住就停下来敲键盘刷屏。爱点评的文学大师似乎不少，金圣叹评水浒，脂砚斋评石
头记，哪一位不是读几句便点墨发情，使满纸文字都带上蝌蚪尾巴。不过，这只是形式上的刷屏，精
神上则依旧是严肃的。但是冯梦龙在品评这部并不正经的《情经》时，则是彻底发挥了现在流行的吐
槽精神。比如名为《咳嗽》的这一小段词：”俏冤家。人面前瞧奴怎地。墙有风。壁有耳。切忌着疏
虞。来一会。去一会。教我禁持一会。你的意儿我岂不晓。自心里。自家知。不好和你回言也。只好
咳嗽一声答应你。“说的便是那人前传情的小把戏，郎有情妾有意，咳嗽两声，眉目往来一翻，这等
伎俩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了。此时，点评者冯梦龙便要戏谑一番，“咳嗽不已。便成痨怯矣。仔细着。
”多么坏的冯先生，不正像我们吐槽时的玩笑吗？边看边吐槽这样的事情本来就是因为喜爱，因为喜
爱才不得不把那满心的欢喜或愤怒统统发到屏幕上。激动人心处可能满屏都刷成“喜欢喜欢喜欢··
····”这样无限复制的字眼，无感时便只是关注男女主角的衣服是什么牌子。忠诚的粉丝们可不
会放过任何一点可乐之处。这是画面不断流动的时代，一切如过眼云烟，我们只求片刻欢乐、欢乐·
·····可是时光倒流，在那个纸上竖排书写，毛笔轻柔点墨的年代，一切娱乐精神看起来都还像
艺术创造，举重若轻。何况当时的冯梦龙并非只为一时欢乐，而是要将这些花絮搬散落四处的民歌小
调一一收集，编辑印刻，保存留传。所以，我们看那些工整的评注并非都是简单的玩笑，许多甚至是
以诗解语，以情传情。比如《花开》中《约情人》一曲：　“约情人。约定在花开时分。预把牡丹台
芍药栏整葺完成。等着那花发芽。便是奴交运。将近清明了。一个花蕊头儿也不见生。想去年花此际
将开也。今年怎么这等迟得很。”讲女子种花待郎归的故事，怎奈不见花蕊亦不见人，生出许多相思
之愁。冯梦龙读到此处必定颇多感慨，想到现实中便有这样不得化解的愁绪，就讲了“惠柔”这个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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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的故事，同时引词一首作证。“何文缜丞相初登科。在馆阁。饮于宗戚一贵人家。有侍儿惠柔。慕
公丰标。密解手帕子为赠。且约牡丹开时再集。何亦甚关抱。既归。赋虞美人词。隐其小名以寓结恋
之意。词云。 分香帕子柔蓝腻。欲去殷勤惠。重来直待牡丹时。只恐花枝相妒故开迟。别来看尽闲桃
李。日日阑干倚。催花无计问东风。梦作一双蝴蝶绕芳丛。何固有情人。 惠柔一双俊眼。亦讵减红拂
儿也。约情人一篇。正堪代惠柔答赠。 ”好一个“正堪代惠柔答赠。”这样真挚的情歌，在冯梦龙眼
中是很珍贵的。所以，那些戏谑的玩笑话不见了，可解花语的词曲出现了。惠柔那样一个多情才女，
和那位唱着小调的女子，变得像同一个手扶花枝的忧愁女子，让人不禁怜爱起来。有情生情，无情调
侃，有了冯先生这样一个可爱之人陪我们一块读《情经》，我们真是太幸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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